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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史海钩沉

♣ 逯玉克

明月何曾是两乡
偃师和巩义是洛阳盆地东部毗邻而居的

两个区、市，分属洛阳市和郑州市。
北边，邙山从洛阳经偃师逶迤至巩义河洛

交汇处。南边，洛阳万安山绵延而东，和巩义
的嵩山首尾相连。在北南二山呈弧形围拢的
椭圆内，伊河与洛河合力荡出一片狭长的冲积
平原，而后夺黑石关而出，于巩义市河洛镇神
北村汇入黄河。

唐初，韦应物出为滁州刺史，走的就是这
条从洛阳经偃师到巩县（巩义旧称）入黄河的
水路。“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
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
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这首题为《自巩洛
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的诗，很好地再
现了伊洛河下游的地理风貌和自然风光。

民谣曰：“打开黑石关，露出夹河滩。”黑石
关乃洛阳盆地东部边缘关隘，嵩邙二山在此合
拢。夹河滩（两河相夹之意）在偃师，伊洛河于
此交汇。若非当年大禹凿开黑石关，上游百里
水草丰美的伊洛河平原便依旧是烟波浩渺一片
汪洋。

偃师、巩义，历史上分分合合。宋太祖赵匡
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定都于汴梁（开封），皇陵
却在巩义，而祭陵奉先的会圣宫则设在偃师。
宋真宗景德四年，朝廷划偃师、巩县、登封各一
部分设置永安县，隶属河南府，治所在洛阳。

河洛交汇处古称“洛汭”，传说伏羲一画开
天之地，被洛阳学者称为河洛文化的原点。由
此上溯至整个洛阳盆地，这就是狭义的河洛地
区。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和以郑州为中

心的中原文化，内涵上多有重叠涵盖。
山水相连的地理，盘根错节的历史，一脉

相承的文化，水乳交融的民俗等，造就了偃师
和巩义唇齿相依的兄弟情谊。

只是，也有拌嘴的时候。
1300 年前，巩义笔架山的窑洞里诞生了

一位名高千古的“诗圣”，但这位诗人却在偃师
首阳山下的杜楼一住 13年，最终，即使殁于湖
南洞庭湖的一只小船，也被其孙不远千里迁葬
杜楼，与其先祖西晋征西大将军杜预为伴。生
在瑶湾，杜甫是巩义无上的荣耀和骄傲；终葬
杜楼，子美乃偃师莫大的慰藉。

“洛水潺潺映晚红，片帆欸乃棹轻风。数
声僧磬远山外，一曲渔歌夹岸中……”(艾元复
《杨村晚渡》)。东汉末年，这条旖旎迷人的洛
水为后世留下一桩扑朔迷离的公案。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髣髴兮若轻云之
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不只是多情
曹植的销魂情人，也是偃师、巩义乃至洛阳、郑
州的倾心最爱。

当年，“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
林，流眄乎洛川”的河浦在哪里？“抗罗袂以掩涕
兮，泪流襟之浪浪”的相会在哪里？“悼良会之永
绝兮，哀一逝而异乡”的凄别在哪里？“浮长川而
忘返，思绵绵而增慕”的不眠之地又在哪里？

偃师考证，从《洛神赋》原文“背伊阙，越轘
辕，经通谷，陵景山”的行程顺序来看，曹植是
绕道南行的。何以如此？《赠白马王彪》序说得
明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目
的是消除曹丕的猜忌。到“日既西倾，车怠马

烦”之时，也只能到达景山北边的洛水，才有了
暮色中的人神相会。

巩义更是言之凿凿，认定就在芝田的伊洛
河段。理由是：《洛神赋》中有“睹一丽人，于岩
之畔”之句。洛水在洛阳盆地汤汤而东，两岸
皆为平川，只有到了芝田镇益家窝村才进入山
地，故这个“岩”字，点出了曹植看见洛神的地
点。再者，回郭镇刘村北滩有座洛神庙，每年
农历六月二十三的庙会，至今沿袭着祭祀洛神
娘娘的习俗。

偃师发行了《洛神赋图》特种邮票，郑州则
倾力打造出大型歌舞剧《水月洛神》，各个志在
必得。

龙门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的前一年（公
元 493 年）开始刻凿的，巩义石窟寺则晚了 14
年。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已成为龙门石窟乃
至千年帝都的经典名片，妙的是巩义石窟寺也
有个结构相似的小佛龛，据称是伊阙卢舍那大
佛的原型。奉先寺与石窟寺的艺术造型、人物
造像都属于唐代，但因没有精确的记载，孰先
孰后还真难说清。

此外，还有商汤桑林祷雨的地点之争，苏
秦出生地之争等，也都火星四溅，不可开交。

其实，以上“南阳”“襄阳”（诸葛躬耕地）之
争只是学术问题，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文化上，

“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圣”和“绝殊
离俗，妖冶娴都”（司马相如《上林赋》）的洛
神，是这方山水共同的财富。行政区划上，你
可以把偃师、巩义生生切割泾渭分明，但历史
民俗文化上，谁又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呢？

历史上有些事枝蔓缠绕盘根错节很难说
得清，不能水落石出时，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似
乎亦不失一种不错的结局——维纳斯的断臂
反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想象。

曾经，网上有人提议：将偃师、巩义、登封
（境内有中岳嵩山、少林寺、天地之中古建筑群
等）三市合并，新建一个“中州市”。单从这个
新颖大胆极富想象的设想，就不难看出偃师、
巩义水乳交融的渊源了。

华夏数千年的历史，谁把这么大地域这么
多民族维系在一起？只能是文化，根深蒂固的
中华传统文化。

比如，从五胡乱华、永嘉之乱，到黄巢起
义、靖康之耻，几百年间，河洛先民颠沛流离至
福建、广东、南洋等地，这些被称为“河洛郎”的

“客家人”至今仍保留着当初中原的一些方言、
习俗。“南人至今能晋语”，多少年了，他们念念
不忘自己根在河洛。

就像地球表面高山大川迥然不同的地貌，
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
同民族、不同习俗、不同文化、不同信仰，造就
了这个世界千姿百态天差地别的生活形态。
但不同的文化却有着它们的共同之处，这些共
识消除着彼此的隔膜、拉近着你我的距离、弥
合着曾经的分歧、和谐完善着这个世界。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
昌龄《送柴侍御》）。文化就是那道郁郁青山，
就是那轮皎皎明月。偃师、巩义，洛阳、郑州，
它们所有的渊源都在文化里——文化为它们
凝成一个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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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彦瑾

《必须美》：回溯家族往事追问生命本质

《必须美》是作家柳营创作的第一部非虚构作
品。书中记录了2020年春天一段突如其来的特殊
生活里，一位母亲和她13岁女儿在纽约上州绮色佳
的森林小屋中共度40余日的真实经历。在那个林
中小屋里，面对外界的动荡与不确定性，女儿一句

“即便是临时的家，也要美起来，必须美起来”，成为
穿越无常的光，也最终成为这本书的名字。

柳营此前以小说创作闻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姐姐》《阿布》《小天堂》等。这一次，她从虚构转向
非虚构，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下母女之间的对话、
林间散步的思考、对家族往事的回溯，以及对生命本
质的追问。柳营有一种本领，在平淡的生活中挖开
一个深度。生活经常给我们喧闹的表象，但有一种
深度不在密度里，不在广度里，而在内在的追问里。

“必须美”有两层意思：表面上是女儿从路边采松枝
装饰家，这是外在的美；但读完全书你会发现，“必须
美”不是外在形态，而是来自向个人生命体验、家族
历史乃至世界变换追问的内在空间。书中看似随意
的一天一篇日记，实则有着复杂的皱褶——既有母
女对话，也有对家族故事的追忆，还有远在硅谷的丈
夫的处境，以及女儿如天使般不断抛出的金句。这
些线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丰富的精神图景。

该书的价值在于，在孤岛般的生活中，人被迫面
对生命的本真——如何活着，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应对
无常。而书中的日常细节，如做面条、散步、采松枝，这
些看似庸常的行为，在缓慢下来的时间里变成了对生
命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的亲情观念，在异国他乡的
孤岛上反而发挥了作用，成为贯穿生命历程的力量。

履痕处处

♣ 杨 娥

抛物线上的回望
来到鄢陵的时候，就望见了一幅画，画中是蓝

色的湖，白色的墙，黛色的瓦，以及白墙外盛开的月
季和结满籽荚的油菜。

杨老师小跑着从一个农家院门出来迎接。
谁能想到呢，这位80多岁的小老头，竟然那么

精神矍铄。看到我的第一眼他似乎有些犹豫，旋
即便拉着我的手：“比小时候胖了、富态了。”眼里闪
着泪花，就像迎接远行的姑娘归家。

46年，时光褶皱了青春的光芒，却没能磨去一
个人骨子里的品性。杨老师温和的目光穿透岁月
的沉积，又一次把我带进求知的课堂。

早听说杨文艺是新乡师院的高材生，一股诗
意的清流漫溢着无限才情，大家盼望着一个文艺
青年，轩昂洒脱，把我们引向数学王国。那时候徐
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风靡校园，我们对数
学老师的期望有一种臻于完美的预想。

60多双眼睛投向窗外的走廊，那位身穿棉布
衬衫的中年汉子，食指与中指间夹着一支燃烧的
香烟，中等身材，脊背微驼。当他疾步走上讲台，我
的身后恍若一声轻微的叹息。但是，我们与其目
光对接的刹那，那一双细小而深邃的眼睛却藏着
万千智慧。诙谐、幽默、善良、随和。当杨老师把折
断的粉笔抛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这段粉笔走过的
轨迹就是抛物线的直观注释被我们轻松理解时，
便奠定了神一般的膜拜。

我们从抛物线认识了彼此，在数列与方程里
读懂了他。杨老师的课堂从不缺少诗意。他讲函

数，就说这是人生，有起有落，有定义域，也有值域；
他讲几何，就说人间的关系，平行者永不相交，相交
者终将渐行渐远。他说这些话时，眼里有光，唇边
带笑，仿佛数学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而是宇宙间
最清雅的诗篇。

那时的我们，并不全懂他的话中深意，只是觉
得他与众不同。他从不斥责愚钝的学生，也从不炫
耀数学的天才。谁的作业错了，他便弯下腰，用一支
红笔，在草稿纸上一笔一画地演算，声音低低的，像
在和自己絮语。他的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味，混
合着粉笔的灰尘，成了我记忆里独属于他的气息。

因为远离家乡，杨老师的课余时光一样属于我
们。学校东边的大沙河水流清澈，河岸上绿树成荫，
下了晚课，那里便是乘凉休闲的好去处，杨老师会挽
起裤管与男生一起打水花，也会把弄湿的衣服丢给
女生洗涮，偶尔也会把一件灰色的确良上衣挑出来，
大声叮嘱；“洗净啊，这可是老师唯一的出门行头。”

记得校园里有一口老井，旁边放一条石槽，同
学们早晨在同一水槽里洗脸，高二那年春季，很多
同学传染了红眼病。杨老师就买了几个脸盆，摇

动辘轳从老井里打上来清水，看着学生一个一个
单独洗漱。那一年的石榴花开得热烈，老师抱着
讲义从花下走过，有花瓣落在他的肩上，他浑然不
觉。我们趴在窗台上看他，不知谁说了一句：“杨老
师像不像那个木讷的陈景润？”大家便笑，笑着笑
着，心里却生出一种莫名的敬意与心疼。

其实，杨老师还是很文艺的。周末，从他住室
飘出的笛声时而悠扬，时而低沉，有思乡的怀柔，更
有追求的高远，如痴如醉，与平日淡泊宁静的他判
若两人。月光从木格窗子漏进来，洒在他的肩上，
把那件洗得泛白的棉布衬衫染成了银灰色。那一
刻，他不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而是一个孤独的诗人，
一个用笛声对话漫漫长夜的思想家，一个把青春
献给乡村教育，内心却无比辽阔与苍凉的孤勇者。

打开记忆的闸门，坐在老师家乡的小院，看着
眼前这个苍然白发的老人，忽然觉得时光是一场
浩大的魔法，它把青春偷走，却又在某个不经意的
瞬间，把所有的记忆都擦得锃亮。那个一手夹烟，
一手板书，把抛物线拼成彩虹的杨老师，看我们的
眼神依然慈祥，历数弟子，满怀牵挂，每个学生都是

他心仪的专属，宛若一辈子心血滋养的花圃，如今
沉醉于春花满园的清香与绚丽。

小院里月季盛开，红的热烈，粉的娇羞。杨老
师拉着我的手，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指给我看他种
的蒜苗、菠菜，还有一棵刚结果的桃树。

他说：“如今的教师难当啊，有人把教育看作
是一种服务，我想它不全是，服务的本质是满足顾
客的即时欲望，而教育的本质是对抗人性的弱
点。树木不直要修剪，修剪树枝的过程会有短暂
的不适和疼痛。”

老师的目光满是忧虑。其实，我也想说：当教育
沦为谨小慎微的服务，最终只能是一条铺花的歧路！

茶是鄢陵本地的花茶，淡淡的清香，一如老师
的教诲沁润肺腑。我们坐在院子里，说从前的事，
也说如今的事，问询每个学生的境况，嘱托我们注
意身体。

鹤鸣湖洒下一片金光，夕阳把村庄染成了一
幅油画。鹤鸣唱晚，柳枝弄笛，杨老师执意送别，站
在村口的白墙下，晚风吹起他稀疏的白发。

青春是一场梦，有时的梦境那么清晰，一场关
键的考试忘了带笔，无限懊恼中猛然惊醒。有时
的清醒又恍若梦中，一如青春的校园，老师的粉笔
在课堂上画了一个弧线，正砸向你的鼻尖。

梦醒时，人已远。可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一
生，为你守护着梦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等你有
一天回头，便会发现，他们还站在那里，站在时光的
原处，从未离开。

我给美好未来写封信
有许多祝愿的词语 告诉她
我总有一天
会到达她居住的地方
到那时
我会捧上一束鲜花献给她
因为是她引导我前进的步履

照亮所有地方
我把目光伸得很远
我要采撷天上的太阳
我的心里
不是有灰暗的地方吗
我要把太阳摘下
放在心空
照亮所有地方
一切变得明亮

嚼一嚼
爷爷盛开的记忆
结满红色的果实

我摘一枚
嚼一嚼
真香真甜
还有酸酸的味道

跑着开放
春游 我和爸爸妈妈
坐在石头上小憩
看溪水从山上流出

浪花盛开 洁白
它跑着开放
不像桃花
静静地站在树上

我想变成浪花
跑着开放

♣ 涂 彪

给未来写信（外三首）

古往今来，大千世界，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
普通百姓，人人都有一二知己、知音、挚友，他们
互相帮衬，互相启发，情同手足，相得益彰，不少
都被传为佳话。俞伯牙有钟子期，管仲有鲍叔
牙，嵇康有山涛，李白有汪伦，白居易有元稹，柳
宗元有刘禹锡，苏东坡有张怀民，鲁迅有瞿秋白，
王国维有陈寅恪，冰心有巴金……

这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汪伦与李白的交
往。汪伦曾任安徽泾县县令，是个热爱文化的官
员，且为人豪爽好客，一向喜欢和文化人交集，或
曰“附庸风雅”，反正是个好事。他是同时代诗坛

“大咖”李白的“超级粉丝”，辞官隐居桃花潭后，为
邀李白来访，特地修书一封：“先生好游乎？此地
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

李白素来爱交朋友，又喜饮酒，便欣然前
往。到地方后，方知是汪伦善意的“骗局”：十里
桃花：指城外十里处名为“桃花潭”的水潭。万
家酒店：指潭边一家店主姓“万”的小酒馆。李
白是个敞亮人，得知真相后大笑，非但不恼，反被
汪伦的真诚与机智打动，两人把酒言欢、朝夕相
伴，一起游山玩水，登高望远，结下深厚情谊。

李白离去时，汪伦携乡民在岸边踏歌（边唱
歌边跺脚打节拍）热情为他送行，并赠以厚礼。
李白深受感动，在船上即兴写下这首千古绝唱：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
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用比兴手法，将深
千尺的潭水与友情对比，成为歌颂真挚友情的经
典代表作。

李白与汪伦的这次“特别行动”，虽规模不
大，花费不多，但却动静不小，影响颇大，实现了
文化史上难得的“四赢”：李白有名篇留史千古，
成为他所有诗歌里知名度较高的一首；汪伦成名
士为世人所知，本来以他的成就与资质是很难出
名传世的；安徽泾县桃花潭成了象征知己情谊的
文化地标，引来无数游客凭吊；后世读者有名诗
可学可诵可赏，因其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儿童开
蒙学语，不少都以这首诗为首选。

联想起来，古今中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诗、
名文的问世，都是因缘际会，需要一定缘分的，或
因人因事因物因景而催生。杜甫因风雨交加，茅
屋漏雨，而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问世；白居易
因目睹卖炭老人艰辛遭遇，心生恻隐，而有《卖炭
翁》诞生；王勃因遇到阎都督的好酒好菜，而有
《滕王阁序》惊艳天下；范仲淹因老友滕子京殷切
相求，而有《岳阳楼记》风靡至今；苏东坡因沙湖
道中遇雨，从容徐行，而有《定风波》流传……

旧时论者大都认为，是普通人汪伦沾了名人李
白的光，其实，李白何尝没有沾汪伦的光？可以不
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汪伦的热情好客，江边相送，
载歌载舞，就不可能有李白的这首名诗的出现。

毋庸置疑，每个想有所作为的文化人，都渴
望能遇到汪伦这样的挚友，寻找到属于自己的
汪伦，以激发自己的潜能，写出自己的传世名
篇。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要有点运气才
能心想事成。最稳妥可行的办法是，你先下功
夫把才华备足，学问做大，名气打响，形象树正，
然后就以平常心度日做事，写诗为文。或许有
一天，无意之中，你会惊喜地发现，蓦然回首，你
心心念念的的汪伦或许正在“灯火阑珊处”。然
后就顺理成章地与他一起畅饮美酒，谈诗论文，
激发灵感，切磋琢磨，催发自己的名篇问世。

是故，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收到“先生好游
乎？先生好饮乎”的邀约，千万可别推辞，谁知他
是不是你的汪伦。

♣ 陈鲁民

寻找自己的汪伦

人与自然

♣ 王学艺

滴 星
儿时乡间，天际刚飘下零星雨点，长辈

便会连声提醒：“滴星了。”
年少不解这两个字的深意，只心生慌

张，或是快步奔回家中，或是循着呼喊奔向
田垄。走过岁月，再细品这质朴的乡土老话
方才明白，这两个字里有土腥味，有麦芒尖
上的光，有父亲手心的粗粝，还有一代人再
也踏不回去的田埂。

所谓滴星，便是雨水将至的信号。细碎
雨珠随风洒落，轻拂人面，漫过田野。农闲
之时，滴星是拂面的清凉，乡人静坐檐下静
待雨落，悠然自在。可一旦遇上农忙，点点
雨滴一下子便把心揪了起来，催着农人拼尽
一身力气也要从老天手里把粮抢回来。

“三夏”麦收那段日子，收听天气预报，成
了父亲一日三餐时的必修课。一碗喷香的荆
芥捞面无心下咽，耳朵紧紧贴着收音机，唯恐
错过半句气象消息。若有人在播报时高声闲
谈，向来温和的父亲这时会沉下脸，摆手时眼
睛还盯着收音机，动作轻缓，像驱赶蚊虫。若
听闻有雨，便眉头紧锁，满心牵挂待收的麦子。

阴云沉沉，低压天际，打麦场上，老黄牛
拖拽着石磙吱吱呀呀绕着圈子。牛突然停
了。石磙的吱呀声断在半截，像被人掐住脖
子。我抬头看见父亲仰着脸，鞭子垂在手
里。然后才听见他一声喊：“滴星啦！”

原来雨先滴在石磙的木头框上，他比我
们早发现。

田间劳作的人们，随即回过神来，慌忙
丢下镰刀铲子，抱起背后割落的捆捆麦子，
聚拢装车。母亲听到喊声，放下镰刀一下子
站起来，望着家的方向，嘴里咕哝着收衣
服。打麦场上，碾脱一半的麦仁最怕雨水。
一旦被淋，再逢连阴天气，麦粒会发霉发芽，
一年的心血便会付诸东流。

邻家自安的打麦场，和我家紧紧相邻，
他家的麦子摊在打麦场上，石磙吱呀呀压过
焦干的麦子。突然，一滴冷雨落在我的脸
上，我父亲高声喊着自安赶紧收场，他却歪
着头，咧着嘴露出大板牙一笑，笃定地说：

“没事，下不起来。”
我父亲没应声，只回头看了我一眼，说：

“快，自家的不能等。”那一眼里有催促，也有
不跟你多废话的笃定。

家人不敢耽搁，起麦秆、拢麦堆、盖麦垛一
气呵成。夏天的雨说到就到，轰隆隆一声惊雷，

滂沱大雨倾泻而下，给自安帮忙已来不及。他
们一家人回家时路过我家门前，个个满身湿
透。多年后父亲和自安在村头大树下喷空，再
谈起此事，自安笑着称父亲是“活天气预报”。

父亲只是抿嘴一笑。
秋收过后，红薯丰收，晾晒红薯干成了

乡村秋日光景。新播的小麦探出嫩苗，为原
野铺就浅浅绿意。运红薯的车辆在田间碾
出深深轮痕，擦板“嘶啦嘶拉”作响，薄脆的
红薯片片飘落荆篮。人们将红薯片均匀撒
在麦田里，远远望去，麦田里似落了一层
霜。红薯干需晾晒两三天，最怕阴雨天。

“又滴星啦！”
那个深夜，我睡得正酣，忽然被父亲晃

醒，外面传来车子咣咣当当的声响，夹杂着
大人的惊呼。我揉着惺忪睡眼，半晌才弄清
要做什么。架子车、荆笆、竹篮转眼准备妥
当。母亲刚要迈出门，忽然停住脚步说：

“哎，盖晒酱盆！”
邻居二狗早已出动，大家摸黑奔向田野。

阴云密布，零星雨点带着秋凉打在身上。大家
七手八脚，蹲行着捡拾散落的红薯干。我看见
父亲弯腰时，后腰露出一截洗得发白的衬里，
雨点打在上面，洇出深色的花。他忽然直起
身，朝麦田那边望了一眼。夜色太浓，什么也
看不见，可我知道他在看什么——那层浅浅
的绿，此刻正在吸吮点点雨滴。

装满车，拉起车子快步赶回宅院，转身又
匆匆折返。雨滴点点飘落，田野里人影穿梭，
人人脚步匆匆，只为守住辛苦劳作的果实。

待到最后一片红薯干归置妥当，点点雨
星也悄然停歇。忙碌半宿的人们长舒一口
气，夜色中看不清彼此容颜，二狗随口说笑：

“这滴星，倒像是故意逗咱们玩呢。”乡亲们
几句闲谈，冲淡了夜半劳作的疲惫。

那场虚惊之后，雨终究还是来了。父亲
坐在门槛上，看雨帘挂檐，慢慢抽完一袋
烟。我没问他当时在想什么，只是跑进水
洼，踩碎了满地的天光。父亲抽完烟起身回
屋，我还在水洼里踩着，迟迟不肯回家。

干裂的土地迎来甘霖，干枯的庄稼一挺
身，雨水顺着叶脉淌下去，被浸润的田野，一
寸一寸沉进暮色里。

现在一下雨，我仍会下意识喊一声“滴星
了”，喊完才发现，身边早已没人听得懂了。

雨已经下大了，我撑起伞，走进雨里。

诗路放歌


